
新
蒲
之
晨

刘
中
国

摄

3
2023年9月3日 星期日责任编辑 李京湄 刘华 美术编辑 赵铭

投稿邮箱：zyrbdls@163.com

彭一三彭一三黔山文评品湄潭茶品湄潭茶 （（九首九首））

大娄山

黔北茶人黔北茶人诗词世界

程程 勇勇散文诗页

乡村匠人乡村匠人（（下下））

篾匠

在乡下，任何一种技艺，都是
伟大的修辞。

大舅是十里八乡有名的篾
匠。与他最贴近的随行工具是一
把篾刀、一把锯子、一把凿子、一
根铁钩、一把篾齿。

这些工具繁衍着乡村朴素的
生活。他将一根竹子砍、锯、切、
剖、拉，娴熟的技法在翠绿的竹韵
上，穿梭成美妙的弦响。他用篾
刀取出薄如蝉翼的一篾、二篾和
三篾。一层一层，犹如进入透明
的剖面、崭新的生活；他程序清
楚，成竹在胸，就像哲学家折起语
意，或诗人收割适合的语境。

编织过程是心静的，心静了
才会编出大美的篾具来；倘若心乱
神迷了，起伏跌宕了，就会造成衔
接混乱。他总是一点一点地采取
撬、编、织、削、磨的步骤，将篾编成
圆或椭圆的筲箕、筛子、箩儿、簸
箕、蒲篮、箩筐、背篓、笆笼。

这些篾包裹着的乡村农具，有
些必须是精密的实体，连空气也不
许漏掉；有的，则通过时间送来的
漏洞，可以看清眼前的世界。

瓦匠

泥巴的属性是柔软的，但通
过瓦匠师傅的拍打、塑形、晾晒、

煅烧，它就变成了硬邦邦的通天
之瓦。

谁说“烂稀泥扶不上墙”？瓦
匠将稀泥揉捏、拍打，凭借隐形时
间里转动的轴轮，又用一根细钢
丝，切割成力量的、遮风挡雨的瓦
的胚胎。

晾干后的瓦片知道静默无语
的重要性。当瓦片的灵魂密闭在
窑洞里，火石的光芒随之闪过内
壁。瓦片慢慢变红了，红透了。

此时，它是燃烧的、混沌的；
没有正面，没有背面；没有前进，
没有后退。

瓦匠在窑洞的顶端盛满水，
再一滴滴渗透下去。在此过程
中，瓦从红色变成青色。

于是瓦匠把一片片瓦举过屋
顶，一行行脊瓦从左向右排列着。
它既有沟线，也有弧线；既有缩略，
也有缝隙。它一目了然，微微向下
倾斜，并顺应了雨滴的样子。

从此，青瓦固执无声地拍打
着翅膀；固执无声地镀着落照的
金边和燃烧的图腾。并以百代之
身及沧桑之眼，洞悉着一个村庄
寄寓的隐秘诗行。

弹棉匠

你信吗，弹棉匠曾经将我的
眼睛弹出泪花。

记忆中，我还是少年的一个

冬天，我盖的那床旧棉絮分裂成
了“八大块”。母亲将旧棉絮拆
开，她说：“恐怕弹不成一床棉絮
了。”于是，父亲买了少许的新棉
花回来，又请来弹棉匠。

弹棉匠将旧棉和新棉一块一
块地铺在一张很大的簸箕上，就
像铺开一张五颜六色的世界地
图。这时，他拿一根细竹竿，用力
抽打棉絮——抽打成蓬松的特
性；然后背上弓，用锤子使劲敲打
弓弦。

弓弦声仿佛成了我生活的辅
音，加入到那些在我心里唤起一
个个事物的元音，然而并没有因
此组成美好的词语。同时我在幻
想：这床被子会是完全独立于自
身肺腑的第二呼吸，一种盖在身
上的令人激动的气息。

时间在弹棉匠的手中是翻来
覆去的。

虽是寒冬，但金色的阳光却
从护窗的缝隙里射了进来，照得
空气中的棉尘光闪闪的。棉絮弹
蓬松后，他用一个圆形木盘在棉
絮上压成中间厚、四周薄的棉被
雏形。再用一根牵纱的竹竿子，
从那头牵到这头，从这头牵到那
头。这时，棉被好像也有思维的
网状或者格状了。

我恍然间明白，时光是绕在弹
棉匠手里的线团，即便有些长，也
是分分秒秒地回旋往返。而那个

少年，他绕过了多少岁月的暗礁？
那晚，我用眼泪洗白了星光。

鞋匠

当一双鞋子破损了，在成为
垃圾前，补一补，还能穿上一段时
日，不失为一种美德。

我拿着一双漏风的鞋子去找
补鞋师傅。他像一个精通世故的
行动者左看右看，鞋子在他手里
翻转时，每一个动作都像在审视
自己本身。他必定看到了某种漏
风的空间，看到了事物内在的破
损规律。

他开始量剪胶皮，然后上线、
穿针、套鞋，机器和鞋子在他手中
转动起来。

等待的时刻，我处于二度空
间，像没有属性的我。无思无虑。

补好鞋子，他仍不满足，接着
把空气又补进了几段。

我所看到的鞋子的线条，同
时也是我所想到的，仿佛感觉这
就是我心灵的标志。

补鞋师傅把鞋子递给我说：
改变双脚走路的姿态是不够的，
改变鞋子的功能是不够的，改变
软弱无力是不够的……

我想，他说的这些不够，无非
是要我穿着鞋子在生活的道路上
尽力感受到同步、同音和平衡之
间的区别。

田应刚田应刚名城诗坛

戏剧区别于影视剧的优势,
就是演员直接与观众见面，现场
感强烈，台上台下，演出与观看的
情绪可以直接交流互动，从接受
美学理论的角度说，观众对艺术
的欣赏有直观接受的美感。经典
戏剧剧目可以在保留精华的前提
下不断修改、加工提炼，与时俱
进。现代排演的大戏已经突破了
过去戏曲演出舞台的传统格局，
再加上现代舞美灯光音响的辅
助，往往有震撼的奇效。观众对
剧目欣赏的特别认可，就是剧目
演出达到的特别高度。

近日，我在遵义大剧院看
吉剧《江姐》，感觉就是如此。

吉剧由东北“二人转”演变
而来，是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由
党和政府关怀扶持起来的新兴
地方戏曲剧种，在60年代中期已
经初具规模。说起来，吉剧作为
新兴剧种的历史还不到七十年，

但是因其脱胎于“二人转”民间
艺术形式，其剧种历史至少可以
上溯两百年，这样说它其实也并
不年轻。

长篇小说《红岩》1961年12
月首版发行，是发行量最大的图
书，其后各种艺术形式跟进，纷纷
取其内容改编为评书、电影、戏剧
等，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继歌
剧《江姐》走红后，各剧种纷至沓
来改编移植，吉剧也不甘落后，
1965年推出《江姐》首演，后来一
直作为保留剧目，几十年间历经
五次复排打造、改革创新，推出四
代《江姐》演员，剧目常演常新，薪
火相传。

像我们年近七旬的这一辈
人，从小接受革命传统教育作品
的熏陶，对《江姐》的剧情耳熟能
详，但是受演员精彩演唱的激情
感染，对舞台再现的剧情仍然感
觉新鲜。因为我们过去没有直

接接触吉剧这个剧种，基本无从
认识了解。现在接触了，就有了
全新的感受。它的唱腔风格清
新隽永、唱词明白晓畅，表达的
情绪应景生情，时而低婉深沉，
时而高亢激越，舒缓奔放，张弛
有度；角色行当分设有度，生、
旦、净、末、丑都有对应角色，场
面气势恢宏，声腔配器贯穿“红
梅赞”的基调旋律，突出音乐效
果；表演技巧也有丰富体现，“二
人转”的唱段主要在配角身上表
现，凸显吉剧艺术特色，比如第
四场杨二嫂和唐贵山的对唱就
是如此。演员在前台表演，音乐
演奏在乐池助力，我们在欣赏演
员的唱段声腔，更是在欣赏天籁
之音。

戏曲剧目创作是整体的劳动
付出，首先出自策划、编剧，其后
是音乐创作、配器，此外还有舞台
置景、道具服装设计制作、灯光音

响设计配置等。导演是对各项舞
台演出创作元素的统领调度，从
而突出演员在舞台的站位、演出
和表演技巧。我们看到的是演员
的表演，还看到舞美灯光的助力
表现，也听到音乐效果的振聋发
聩，我们更应该向隐身幕后参与
《江姐》创作的所有人员致敬。演
员在台上大放光彩，他们在幕后
默默辛劳，剧组成功演出，他们同
样功不可没。

据介绍，吉剧《江姐》的演出阵
容很年轻，剧组演出人员平均年龄
还不到三十岁，这是可喜的。

《江姐》剧组通过全国巡演
宣传吉剧，传扬革命先烈英勇无
畏、可歌可泣的牺牲精神，也让
我们享受文化艺术大餐，大饱眼
福，作为观者深感荣幸。我深
信，戏曲百花园，吉剧将继续大
放异彩。

喜看地方戏曲放异彩喜看地方戏曲放异彩
——吉剧《江姐》观后杂谈

烟火人间烟火人间 （（组诗组诗））

秋收

眨个眼睛 秋天又到了
苞谷又黄了 一年的日子
又紧锣密鼓地接上趟了

勤劳的乡亲们跑进山里
把苞谷齐齐刷刷地搬下来
密密实实地码在箩筐里
又来来回回
夯吃夯吃地担回家来
堆在堂屋里
让祖先们也高兴高兴

堆积如山的苞谷没有压倒他们
他们有的是力气
他们力气使了力气在
他们来不及伸一下腰
来不及摸一下
被太阳晒黑又晒破的皮肤
他们还要把
苞谷壳剥掉了
把胖嘟嘟的苞谷绑起来
挂在房梁上
像举起一面面金灿灿的旗帜
向未来的日子报到

七十五岁的老伯站在山坡上
望着田野自言自语
那个时候的秋天是多么饱满啊
肌肉一股一股绷起
血液一腔一腔沸腾
就连来捡漏的麻雀
翅膀也是多么有力
把蓝色的天空拍得一闪一闪的
要是还有力气
再来一场轰轰烈烈的秋收
那该多好

豆荚

豆荚裂口了
奶奶的眼睛又笑成了豆角
轰轰烈烈的秋收中
豆荚让奶奶派上了用场

扯豆荚 晒豆荚 捶豆荚
每一个环节 奶奶都轻拿轻放
生怕把豆荚弄洒了 弄痛了
汗水滚在胖胖的豆粒上
很快就干了

簸豆子 淘豆子 推豆腐
朗朗的月光没有声音
乳白的豆腐没有声音
只有生活的热气
从奶奶瘦小的手上

“噗噗噗”地冒出来

街上这些人

楼下是条街
街上有很多人
有的披真皮大衣
有的着西装革履
有的吃山珍海味
有的喝萝卜白菜汤
有的开大排档
有的卖针头线脑

他们都一样走着 谈着
笑着 吆喝着
洒在他们身上的阳光
都是一样多
一样的暖和
谁也多带不走一点点儿
琳琅满目的店铺里
都有适合他们的那一款

他们各走各的路
各办各的事

相互挤着
又相互让着

熙熙攘攘 异彩纷呈的大街上
他们是活泼跳跃的血液
生机勃勃的日子里
没有谁是多余的
没有谁是不努力的
更没有谁
不热爱这个烟气腾腾的人间

门前那棵柿子树

（一）

门前有很多树 比如梨树
比如桃树 比如李子树
比如柿子树
它们团结在一起
共同组成寨子的风景

柿子树算是长老
一百多岁了 生命力却很强
还能结出很多果子
在树尖上颤颤巍巍

那些果子 很听自然的话
要在冬天才开始红
天气越冷 果子们越红
如果有雪飘下来 它们会更红
像一簇簇燃烧的火焰
如果有人来参观 它们还会
肆无忌惮 热情奔放地红
从不藏着 掖着

九十一岁的主人说
柿子朴实 厚道
不是哪一个人的
是寨子的 是人间的
要欢欢喜喜地给人看

（二）

年关将近了
老主人像邀牛儿一样
把儿子 孙子 曾孙子邀回来
吩咐他们给柿子树
施肥 浇水 培土
让柿子树像家族一样
继续枝繁叶茂
他还亲自动手
栽上十棵柿树苗

老人站在院坝边
摸着白胡子对着子子孙孙说
柿子树也是生命
也得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就像人间的烟火
必须要一辈一辈地燃下去
任何人不能自私
我们家的子孙 更不能自私

听了老人的一席话
那个三十岁还不耍朋友的
曾孙姑娘 脸上红彤彤的
像树上那颗最饱满最灿烂的柿子
只要心思一打开
就会有人来
捧起手手采

抱抱 兄弟们
过完年 他们又走了
到很远很远的远方去
各忙各的活

年底的时候
这些顶梁柱们
又从四面八方跑回来
升起故乡的烟火
歇一口气 守一下根

(一)
龙井姊妹花，湄潭茗翠芽。
茶圣持公论，夷州味最佳。

(二)
湄潭烟雨小江南，千家万户侍茶园。
氤氲茶香连四季，青山绿水是金山。

(三)
明前雨前好翠芽，象山芳茗吐芳华。
洗净铅华尘不染，始信湄潭是仙家。

(四)
烟霞伴流泉，湄潭仙谷山。
茶也知故旧，遵义红一盏。

(五)
茶中故旧遵义红，一芽一叶任凭侬。
闲来对月几回煮，不慕仙翁羡老农。

(六)
茶人朝圣地，湄江开悟迟。
象山芳茗著，常怀刘淦芝。

(七)
万顷茶海碧，民居醉流霞。
湖岛歇归鹭，深径听远蛙。
小姑忙焙煮，稚女学摘茶。
客问收成事，湄潭好翠芽！

(八)
兀兀天下第一壶，
尽煮风花和玉露。
弯眉如昨潭非昔，
相对象山无字书。

(九)
茶山小径深，日暮响锣鸣。
匆匆归集市，我亦卖茶人。


